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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磨难一生 始终心向光明
—— 我的丈夫姚重华

○徐  琤（1946—1948 社会）

重华原名姚国安， 1927年2月22日出

生于杭州一个铁路职工之家。五岁在杭州

进小学，学习成绩甚优。抗战时随全家逃

难，断断续续读完初中。1941年，14岁的

他一人到浙江丽水进浙江省联商科学校读

高中，从此走上了独自漂泊的人生道路。

由于对大后方比较向往，辗转从重庆考入

西南联大。当时，在重庆报考西南联大

物理系的有250多人，只有重华一人被

录取。

献身革命

抗战胜利后，1946年西南联大结束，

清华复员回到北平。是年，我在上海考入

清华外文系。我初次见到姚国安是在一次

读书会上。会上他分析当前国内形势：国

共矛盾、美国的态度、和谈的前途以及广

大群众的思想倾向等。他思路清晰，有条

有理。我注目看他，他五官很端正，双目

有神。个子不高，穿一件陈旧的暗黄色的

外套，好像是美军留下的救济物资，脚穿

一双球鞋。

过了一段日子，有人介绍我参加民主

青年同盟。这个组织，不同于公开的群众

团体，我们有三个人的小组会，定期秘密

碰头，组长是联大先修班来的尹淑慧。一

天，尹要我去见他的上级联系人，说是有

任务要我去做。一见面，尹的上级联系人

原来就是那次读书会上做报告的姚国安。

他是西南联大物理系的，比我高一届。

我到他的住处去找他，他当时在生病，说

是胸部神经痛，经常卧床。他宿舍的床上

有一张小木桌子，是他自己设计请木匠做

的，他坐起来正好可以在这桌上读书吃

饭。我的任务是在他室内复抄收听来的新

华社的广播记录。我有空就去，一星期几

次。他同室的同学进进出出，看到我也无

所谓，知道我在干什么。他的病似乎不

轻，有时要我帮他在煤油炉上煮点面条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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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吃。他每天吃很多柑橘，说这对治神经

痛有好处。所以听来似乎他过去生过这样

的病，这次是复发。

他的病好了以后，我看他已很难把课

业放在心上，因为有不少课业以外的事要

他去做，如民主青年同盟的事、读书会的

事、办西山书店的事。西山书店这个小小

的文具店，暗底下出售当时违禁的书，如

《共产党宣言》《论联合政府》《新民主

主义论》等。他定期进城去进货，一个人

大包小包地拎回来。进货的资金不够，他

还得自己设法筹措。

1947年寒假，他曾去沧州解放区轮训

班学习。凡去那里学习的人，往往是男女

搭配，不易引起怀疑。与他一起去参加

轮训的是陈金秀(陈明)，他们化装为兄妹

去走亲戚。在过封锁线的地方得住宿一

晚，他俩开的房间只有一张床，就只得

“兄妹”同床。此事在熟人中传为佳话。

以后几十年来，我们与陈明两家始终是情

同手足。陈明老说:“姚重华这人特别实

在。”

那时，我和他的关系是亲密的。我经

常请他到海淀燕京大学后门一家小饭店改

善生活，点他爱吃的糖醋里脊。他从城里

买书回来常送我两串冰糖葫芦。1948年初

我20岁生日那天，有同学送我一张贺卡，

上面写着:“人的一生最重要的是走自己

的路，从各方面完成自己。”清华有块王

国维的纪念碑，陈寅恪在上面写“独立之

精神，自由之思想”。我觉得这十个字与

贺卡上的祝词基本上吻合。重华有不同看

法，他在这张贺卡上写:“应甘愿默默无

闻地为人民做铺路石子，让别人在自己身

上踩着前进。”

一天重华对我说，他早已参加共产

党，民主青年同盟是党的外围组织。他告

诉我，在他入党宣誓的前几天，他思想斗

争激烈，两个通宵没有合眼，最后才下了

决心。他又说，由于他经常旷课，光学老

师余瑞璜教授找他单独谈话，问他为什么

不好好听课，连考试也不参加，为他表示

惋惜。我问重华“你以后不能毕业，找不

到工作，生活怎么办？”他却说:“干党

的事业，党要我干啥就干啥。”在他人

生的轨迹上，如铁路扳道岔一样，他已

从追求科学这条道岔上，扳到献身共产

党的道岔。

携手同行

当时京津一带的学生运动都是共产党

的地下组织领导的。清华园的政治氛围同

解放区差不离，大部分学生和部分老师都

跟随这个潮流走，有些是自觉的，有些随

大流，埋头读书不问政治的是少数。重华

是实实在在的人，认定了，就血荐轩辕，

无限忠诚。一天他对我说：“我俩今后能

不能在一起，决定于你是否同我走一条

路，这一点是毫不含糊的。”

1948年初夏，形势已很清楚，北京已

临近解放。党组织要求部分党员南下到待

解放区开辟工作。一天，重华对我说，一

放暑假他就要走了，问我打算怎么样。我

知道那些与我最要好的同学差不多都要

走了，留下的人将面临难熬的寂寞和空

虚，而且近来我也没有好好读书。心散

了，还能把心收拢回来静心读书吗？汹涌

的历史潮流已使清华安不下一张清静的书

桌。我向重华表示，我也愿跟随南下。过

了一天，他对我说，你下这个决心，组织

上认为是一大进步，同意吸收你入党。我

说，这，我还没有充分思想准备。他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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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那等以后再说。”

到上海的这批人，据后来知道，不久

就分道扬镳了，有的去武汉，有的去广

州、香港，重华去贵阳，梁燕已在那里等

他。我和盛薇卿投考厦门大学，结果盛未

考取。我只得一人去厦门，不过黄培正已

在鼓浪屿等我。我是进了厦门大学后，才

参加厦门地下党的。

进入虎穴

1948年6月，中央上海局决定派重华

和梁燕到贵阳去，并交代贵阳的党组织

已经破坏，所以到那里一切从头做起。贵

阳是国民党的一个反动统治中心，谷正伦

(曾任国民党的宪兵司令，当时是贵州省

政府主席)、谷正纲(国民党中央委员)都是

贵州人。有人说当时贵阳特务如麻，环境

险恶。

由于接不上关系，寒假重华去香港找

到钱英同志，奉命由重华牵头，加上安毅夫

(浙江大学的，家在贵阳)、梁燕组成贵阳特

支，其后又增加了黄培正和朱厚泽二人。

梁燕和重华都在贵阳清华中学找到

教员的职务，就以此为据点开展工作。他

们迅速又稳妥地建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联

盟，并在联盟中间物色发展党员，其中朱

厚泽是最先被发展入党的。他们还准备把

工作从学校扩大到社会，做上层人物的工

作。

在香港汇报工作时，钱英和朱语今几

次提出，要重华不要再回贵阳了，转去北

京参加全国青年代表大会。但他不愿意。

他觉得在贵阳已初步做了些工作，有很多

同志在等着他；北京已经换了天地，一片

欢腾，而贵阳仍是险恶之地，黎明前的一

刻更黑暗，他应该回去。

1949年6月，贵阳国民党特务果然下

毒手了。一天，同学李惠华偶然发现特务

在寻找重华的住处，厚泽得知这信息后立

即告诉重华。重华认为自己已经暴露，决

定和梁燕、培正一起迅速撤退。撤退前他

同厚泽两人小心翼翼地把油印机和机密文

件埋在校园的一个角落里。并对估计尚未

暴露、留下的同志交代任务，要他们继续

坚持下去。

在他们离开的第二天，敌人果真来到

他们住处，但扑了个空。他们随即在全市

进行了大搜捕。有些没有来得及撤退的同

志被敌人逮捕，英勇地牺牲了。其中有位

叫杜蓉的女同志，牺牲得尤其惨烈，她身

患残疾，是躺在床上从事革命工作的。

重华离开贵阳后，工作由安毅夫负

责。以后迫于形势，安也撤离了，工作交

给厚泽负责。在厚泽领导下，新青盟的同

志为迎接解放做了大量工作。解放后，新

青盟的大多数同志成为贵阳市的党政领导

骨干。

温馨的家

1949年6月，重华、黄培正、梁燕和

在重庆工作的戴宜生一起从西南撤退，

几经辗转又历尽艰险，终于在武汉中央华

中局组织部找到了钱英。重华就留在了华

中局(即以后的中南局)组织部工作。当时

我早已从厦门到了武汉，在青年团市委工

作。我和重华会面了，不久就决定结婚。

我因之调到中南局宣传部工作。

中南局给了我们一个六七平方米的房

间。房间里面有一张大床，一个书桌，两

把椅子。结婚那天，几个同志送来一些糖

果、花生、大枣，大家说说笑笑，婚礼用

了半个小时就结束了。当时，我们的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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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没有书橱，书怎么放呢？不几天，重华

找到一块刨得很光滑的木板，设法装在墙

壁上，作为书架。这个雀巢虽小，但整洁

明亮，我们很称心满意。

1952年钱英调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副书记，把重华和我一起带走，当她的秘

书。不久，我又被调到中央组织部办公厅

工作。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开始后，重华

再三请求归队做技术工作。1954年，他调

至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五设计院，搞的是苏

联支援的军事工程。从此他投入了新的领

域，有很多很多新的东西需要他专心致志

地去学习。开始一段时间，中组部和二机

部都没有分住房给我们，我们都各自住在

集体宿舍，只在周末才鹊桥相会。由于他

的努力，不久就评上工程师，任工艺科科

长，他负责的项目还得了奖。

1961年中央华东局在上海成立，重华

和我先后调华东局组织部工作。从此，我

们在上海又有了一个温暖的家。家里有我

的老母，两个孩子小林和小春，还有一个

保姆。

我们经常下乡蹲点调查。不少同志反

映重华在农村不怕苦，调查能抓重点，落

笔如神。杨东林同志还对我说:“我们下去

调查回来，一起扯一扯，由老姚提笔写报

告，还说好大约多少字。不一会儿，老姚

就写好了，一气呵成，不涂改，连字数也

差不多。对这一点，大家不能不折服。”

那几年农村生活很贫困，他得了肝

炎。在杭州望江山肝炎疗养院疗养时，

医生不准他看报读书，他为了解闷，用彩

色尼龙丝编织小花篮。他心灵手巧，一只

花篮里有很多花，每朵花有不同颜色的叶

子、花瓣和花蕊，十分精致。他的手艺一

下传遍了疗养院，医生、护士、病友争着

向他讨。他以后带了几只回家，现在，这

些都成了珍藏品。他还用尼龙丝编了一只

镜框，恰好可装三张照片，中间一张是

我，左右两边是小林和小春稚气的笑脸。

当时这镜框一直放在床头的柜子上，这就

是他心爱的家。

1962年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总结

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为了贯彻这个会议，

华东局组织部和宣传部各抽了一些人混合

编组学习会议文件。我是其中的一员。开

头总是反复动员，要大家解除顾虑，放

开言路。我在讨论中的主要发言内容:一

是认为党内缺乏民主，下情不能上达，第

一书记说了算。二是对大跃进七分成绩、

三分错误的评价有意见，究竟如何评价，

将来历史自有结论。但不久风向又转了，

中央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

天天讲”。华东局组织部长罗毅找我个别

谈话，对我在学习班上的发言作了批评。

有一天，重华评论我说：“你这人思想很

尖，人是透明的。”人生最贵是相知。

双双入狱

“七千人大会”才过去四年，文化大

革命又来了。如果说反右斗争是残害知识

分子的大灾难，大跃进是饿死几千万农民

的大灾难，那文革就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全

民性的浩劫。这场革命开头是革党内走资

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命，重华和我都是一

般干部，还能平安过日子。

1968年清理中内层，矛头就对向我们

了。我们自以为没有任何问题，其实早已

经成为全华东局各部门共同的大目标。重

华在正气中学是高才生，江西会考又名列

第一，这样的人才，蒋经国还会不笼络

发展为自己的党羽，暗中派进共产党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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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徐琤在中央组织部工作多年，为部领

导起草文件，而组织部领导安子文是刘少

奇“黑帮”的成员，徐琤就是安子文安插

在上海的“黑爪牙”。

一天晚上，有电话通知我们去开紧急

会议。我们一到那里，就被隔离审查了。

第二天，造反派押着我们回家抄家，把卧

室壁橱的顶板捅破，原来是搜查有没有

发报机。他们还向我们要高级照相机，

哪知重华是个穷学生，从来没有摸过照

相机。他们说学物理的哪有不玩照相机

的？他们把书橱里的书一页一页乱翻，

看看有没有密码之类。他们拿了一本书

走，以为是黄色小说。重华在我耳边小

声说:那是世界名著。他们只得无奈地再

把我们押回去。

过了几天，他们在上海造反派头头王

洪文那里办好了手续，就由拘留所把我们

分别铐走了。在铐走前，要我在拘留证上

签名，但上面未填拘留的根据是什么——

我有什么罪行。

我和重华被关在同一个拘留所，男女

监房是严格分开的。这里的生活应该说不

如提篮桥监狱。提篮桥监狱关的都是判了

刑的犯人，他们可以和家里人见面，接受

家庭接济，还可以参加劳动，活络筋骨，

空余时间有一定的自由度。看守所里的犯

人则天天关在铁窗铁门之内，天没亮就吹

哨起来，一直坐到吹哨睡觉，中间只让站

起来在原地踏步，活动几分钟。看守所里

放风的机会很少，个把星期一次，有时甚

至一个月只有一次。看守所这里是名副其

实的“坐牢”，坐得你屁股都起老茧。我

曾被双手反铐45个日日夜夜，把双手臂反

铐在背后，睡觉吃饭都不解铐，吃饭时只

能把饭倒在脸盆里，人蹲在地上像狗一样

把饭舔光。睡觉只能侧睡，还把手臂压麻

了。我在提审时申诉，他们推诿说是派出

所的监规，我呼天不应、呼地不灵，蓬头

散发几乎把人折磨成了鬼。

以后知道，男监房的条件比女监房更

差。女监房铺地板，男监房是水泥地。坐

在水泥地上风寒潮湿怎么不侵入下肢的骨

髓？坐着干什么呢？不准与同监房的人说

话，带来的《毛泽东选集》已经读了好

多遍了，提出要几本马列主义原著，不同

意。说毛泽东已发展了马列主义，为什么

还要学习原著？难道不相信毛泽东思想

吗？看守所伙食的营养当然是不足的，我

半夜醒来经常饥肠辘辘。平时，早上是一

漱口杯粥加两个咸萝卜头，中午和晚上是

一盒烂饭上面加一些蔬菜，每周配给一片

薄薄的咸肉。更糟的是每年四分之一的日

子吃发霉的山芋片，代替米饭，发霉的东

西是会致癌的。

1970年我出狱后，才得知保姆还在，

由组织部发她工资和生活费。我只见到了

小春，小林16岁就已去黑龙江插队了。那

几年他们幸亏有外婆照顾，还能每星期天

到大舅舅家过一天，得到慈祥的外婆和大

舅全家的抚爱关怀。

我出狱时的“结论”是“敌我矛盾按

人民内部处理”。1970年下半年，我离开干

校，被分配到南汇县农业机械厂监督劳动。

1971年9月的一天，我接到通知:重华

今天可以回家，要我在家等他。我又高

兴，又感慨，买了一束鲜花放在花瓶里。

我反对他抽烟，但这天我买了包好香烟。

因我的结论是“敌性内处”，曾有人好心

对我说：“如果重华出来没有任何问题，

你要作好思想准备，他会不会同你划清界

限离婚。”重华回来了，我们是劫后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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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相逢如隔世。他已经知道我的处理结

果，也知道我在南汇农机厂监督劳动，身

体不好。他开朗地对我说：“好在我们还

年轻，今后有时间。”又说:“你如果劳

动吃不消，没关系，我养你。”他在监房

里得了老寒腿的病，下肢血脉不通，夏天

上身大汗淋漓，下身没有汗；冬天穿上毛

裤、驼毛棉裤还暖不了……有人说此病严

重了会截瘫。我陪他去皮货店做了条羊皮

裤过冬。

在分配他工作之前，重华在南汇芦潮

港五七干校劳动。他又发奋了，每天四五

点起床，喝杯克宁奶粉冲冲海边的寒气，

就开始阅读《反杜林论》。他怎会料到几

年的监狱生活在他身上已留下了更可怕的

病根。

全家团聚 相濡以沫

重华回来之后，让小林向生产队请假

回家团聚，这是小林下乡后第一次回上

海。到上海时，重华和我到码头去接他。

重华看到他穿得很破烂，对我说“我看了

心里很酸”。

小林与外婆感情很深，一放下行李，

就说“我想去看外婆”。重华对我说“小

林很懂事了”。我已给小林做好驼毛棉

袄，那时驼毛和好的布料都不好买，是请

我大嫂帮忙的。小林对尺寸和款式不太满

意。以后，小林又告诉我:“爸爸提醒我

‘妈妈是费了好多心思给你做的，你不要

多提意见’。”小林回来后，我们全家到

照相馆拍了一张全家照留念。

1972年7月，重华被安置到南汇县农

业局，“内部控制”使用。农机局办公

室前面院子里有一排平房是免费给家不在

本地的干部住宿的，我们也分到了一间。

我们的房子很简陋，碎砖铺的地，光线也

暗。我们一住进去，就因陋就简，用木板

搭床，用竹竿撑蚊帐，桌腿有短缺的就用

砖块垫。为了抵抗蚊子“吸血鬼”，重华

买了点碎木料，请木匠做了纱窗纱门。他

很会动脑筋，周密地营建了这个新窝。我

们心里洋溢着喜悦和幸福之感，因为我们

可以天天在一起了。

小林仍在黑龙江省插队，有时回来度

假。小春不久从上海转学到南汇读书。我

和重华经过这次生死劫，心贴得更近。重

华的腿有病，但每天早晨总是他跑去食堂

打饭，为的是让我多睡一会儿。星期天他

洗全家人的衣服、被子，包括我在工厂劳

动时穿的那件沾满油污的工作服。周围农

业局的干部都对我们很友善，还投来羡慕

的眼光。

那几年，重华经常下乡调查情况，并

作了细致的统计报表。他在家里曾认真阅

读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要学司马迁忍

辱负重仍胸怀大志。这期间，他还读完

了《资治通鉴》。他在给一个同学写信

时说:“应该好好读点书，准备将来批逆

鳞。”这时他已悟到默默地做铺路石子是

不够的，还必须独立思考。

姚重华学长出狱后全家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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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病魔顽强战斗

1974年夏天，他请假去泰州他妹妹那

里治疗老寒腿，他妹夫是泰州市医院的院

长。经过一个大伏天的针灸推拿服药，疗

效十分好。可是好景不长，他嘴唇上的一

块黑斑硬化了，作切片化验，确诊是黑色

素瘤，存活时间为三个月至三年左右。

这真是个晴天霹雳。我们从医院回

到家，我坐在他身边，涔涔泪下，不能

自控。他明白我的处境:这时政局还乌云遮

天，不知何时能见天日；小林在黑龙江务

农，小春还小，他如走了，我一人怎能顶

得住。他宽慰我说:“你放心，我的精神不

会倒，一定尽最大努力同疾病作斗争。”

当天晚上，他鼾声如雷，这鼾声声明了他

有极坚强的意志，面临生命威胁仍能坦然

深睡。而我那晚则辗转反侧彻夜不眠。

“四人帮”被粉碎后两年，我们被落

实政策，调回市区工作，重华到市农委，

我到市农机局。离开南汇那天，我们用卡

车搬家，来帮忙和欢送的人很多，有南汇

农业局的干部，农机厂的工人，亲密的邻

居。我们彼此都恋恋不舍。无论如何，回

到市区，重华治病要方便多了。

1974年夏，重华在泰州做第一次手

术，术后的切片检查确定了病的性质。由

于病灶未完全切除，重华接着马上到上海

第九人民医院做第二次手术。这次冰冻手

术后，他的脸肿得像河马那样大，创口日

夜流黄色脓液。嘴巴张不开，吃饭时，他

只能用小勺子一小口一小口地喝水吃饭，

从此嘴唇烂掉了一角。他坚持吃中草药，

每天两碗，吃了八年。1976年，癌转移到

左侧颈部淋巴，他再次到九院做手术，切

除了41个淋巴结和附近的淋巴管和静脉，

颈部的粗细减少了四分之一。出院回家

时，他因头部的血液以及淋巴液循环受影

响，整天昏昏沉沉，难受异常。

在病中坚持上班工作

重华在住入华东医院之前，除手术时

请病假外，一直坚持在南汇农业局、市农

委、复旦大学、市教委办上班。调复旦

大学任党委组织部长时(不久任党委副书

记)，重华已经做了颈部淋巴切除手术。复

旦离家很远，路上单趟要两小时。为了避开

交通高峰，他每天早晨五点左右就出门去学

校。那个阶段，复旦办公大楼第一盏点亮的

灯，就是他办公室的灯。不仅如此，许多周

末他还自己去加班，不肯休息。

1981年初，他在挤电车去上班的路上

发现右臂肱骨断裂。X光检查显示是癌细

胞转移所致。这时，他知道自己的情况不

妙，重华准备截肢，要我买一块小黑板给

他，想在病床上用左手练写字。但是经同

位素扫描全身骨头，发现他的胸肋骨、腰

椎等处也有转移病灶，不宜再做手术。

重华住入华东医院之后，他的病情不

断加重，癌细胞转移到腿股骨以至内脏。

股骨剧痛，只能不断打止痛针，但止痛的

时间越来越短。医生说:“骨头的剧痛非

一般人能够忍受，老姚不喊叫一声，这样

的病人我过去没碰到过。”

最后的嘱托

在重华病重时，很多同志特地从外地到

上海来看他。安毅夫、戴宜生、王平、黄培

正、朱厚泽来了，赵西林、姚礼乾代表中共

贵阳市委来了。复旦大学谢希德也来了。

记得厚泽专门在上海住了五六天，每

天下午三点，是医院探病时间，他必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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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而到，一直陪到傍晚。最后一天，重

华对他说:“你明天回贵阳去吧，总有一

别！”厚泽在中央党校刚学习结束是从北

京来的。重华知道厚泽回贵阳会被重用，

临别又加了一句:“你不要忘记人民。”

厚泽郑重回答:“绝不会的！”

他看到大家，心情很兴奋，侃侃而

谈。他对贵阳的同志再三表示，很想回贵

阳看望大家，住上一段时间……在生命将

结束的日子，他最想念的地方不是他的家

乡杭州，也不是读书、工作过的北京，而

是为理想战斗过的贵阳，那里有昔日生死

与共的同志。

1981年，伍骅(她的丈夫是尚嘉齐，

清华地下党领导者之一，著名历史学家尚

钺之子。文革中在吉林工大被迫害致死)来

上海看望重华。重华躺在病床上对她说：

“你常来上海住，我的家就是你的家。”

重华同弟妹手足之情很深。他的弟弟姚

国祥从抚顺赶来看他了。他的妹妹秀娟带着

她的女儿、重华特别疼爱的小意从泰州来看

他了。他也与同住上海的大姐梅娟告别。

重华托付好友们要代他多多关照我。

这时小林和小春都快大学毕业了。他

说:“他们年轻，自己会闯，我就放心不

下徐琤。”他很希望小春能考上研究生。

1982年12月，小春由国家保送去美国念研

究生了。

重华还对市教委办领导马万杰提出，共

产党必须加强自身的建设，必须防止干部队

伍腐败变质……关于自己的后事，他要求不

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不留骨灰。

最后，他没有忘了对医生、护士、理发

师、食堂工作人员都表示衷心的感谢。1981

年3月6日，重华走了，这一年他才55岁！

以上是我对重华一生的大概回顾。重

华度过的是不堪磨难的一生，但他始终心

向光明。我有时想，重华是天公派到世上

来经受种种灾难考验的人，就像西方的普

罗米修斯一样。

我校人文学院教授刘鄂培先生，因

病于2018年3月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

90岁。

刘鄂培，1927年3月生于湖北武昌，

1952年9月毕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受业

于冯友兰、张岱年、金岳霖等名师。1953

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生班毕

业，此后长期任职于清华大学。1958年

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85年调任清华大

学思想文化研究所从事教学科研工作。

曾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岳阳大学

客座教授、中华孔子学会秘书长、中国

我校人文学院教授刘鄂培逝世

哲学史学会张岱年学术研究会会长、河

北师范大学张申府张岱年研究中心名誉

主任等。主要著作有《孟子选讲》《孟

子大传》，并主编6卷本《张岱年文集》

《综合创新——张岱年先生学记》《张

岱年先生学谱》《张岱年哲学研究》

《刘鄂培文集》等。

他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完整总结了张岱

年的“兼和”思想，开创了当代中国哲学

的“张刘学派”（张岱年，刘鄂培），并

将“兼和”思想写入2008年北京奥运会

“中国印”摩崖石刻碑文之中。


